
皎潔月光照耀於湖面之上，映照出一倒影與天邊那輪明月相互照應，恍若被蒼穹所遺留在地表上的月娘

的雙生子。終日不得返回天際與手足相會，唯有透過散發出那柔光以釋滿懷思念給對方。 
剎時間，原先平靜的水面忽然波動了起來，打得那一圓不成原形。 
原來是兩個偷溜出來的小小身影撲通跳進水中，激起一圈圈漣漪打散了那哀傷的倒影，形成寶石般的粼

粼波光，耀眼地美麗。 
孩子倆你一來我一往地玩起水，激起一朵朵水花以他們倆為中心四處綻放。天真無邪的歡笑聲為夜晚的

湖畔增添活潑生氣，宛如一首祥和又不失活力的協奏曲。 
那是不容外人侵犯，只屬於他們二人封塵於記憶深處中的美好童年。 
  
  
  
聖川真斗甫睜開眼，映入眼簾的並非自個兒的宿舍天花板，而是一個完全陌生的空間，而自己是躺在一張

特大尺寸的彈簧床上。 
這是一間以西方擺設為主的臥室，但也不乏一些符合自己嗜好的和風裝飾。形容起來與其說奇特，倒不如

說奇怪，但這景象看在聖川眼裡似乎也不壞。有種說不出的安心感，彷彿這裡就是自己的歸處。 
微風從半開的落地窗吹進室內，掛簾隨著風兒的韻律擺動，陽光便從那一處灑落，光影頗有精神地在地面

晃動。暖洋洋的氣息令人不由得油然而生一股飄飄然之感。依照明亮程度來判斷，此刻時間應該為清晨，就正好

是自己習慣睡醒的時間點。 
儘管心理沒有排斥，依然得了解自己身在何處。左顧顧右盼盼，卻仍找不出任何一物是自己所熟悉的。 
就在聖川打算起身離開這張大得有些離譜的雙人床時，一道熟悉的聲音傳入耳中。 
「唷，你可終於醒了。」 
這道聲音成為這空間中聖川唯一知曉的信息。轉頭迎向聲源方向，聲音的主人異常稀鬆地走來。 
是神宮寺。 
心中的震驚全無保留地表現在聖川臉上。一來為何神宮寺會從容不迫的出現在這陌生的環境，二來他竟

有一天會早已整裝完畢出現在剛清醒的自己面前！ 
「瞧你一臉驚訝的模樣，還沒睡醒嗎？」神宮寺走近床沿，執起聖川一縷髮絲湊近唇邊，親吻著。 
這舉動顯然令原先就搞不清楚狀況的聖川更加混亂，連忙揮開對方的手並退後一步半的距離。相較於聖

川的百思不解，神宮寺倒是對自己的行為舉止不感到任何一絲不妥，反而質疑起聖川大驚小怪。 
「……神宮寺你！」 
「喂喂，你還真沒睡醒阿，真斗。」語畢，神宮寺於床邊坐下。 
真斗？神宮寺不是從來只會叫自己的姓氏的嗎？聖川還疑惑於這個神宮寺對自己的稱呼時，眼前人便一

手端起自己的下頷緩緩湊近。 
眼看著神宮寺與自己的距離漸漸縮短，幾乎可以感受到彼此的氣息。最後視線落在對方那帶著一抹不明

笑容的唇上。 
緩緩的、慢慢的，下一刻── 
聖川倏地睜大眼睛，慌張地四處張望。彷彿一房為太平洋所二分，依房間主人性格所清楚分隔的東西方的

特殊擺設──是自己和那傢伙的臥室沒錯。而且方才夢境出現的那個人當前仍躺在對面的床鋪上作著無人能打

擾的清夢。 
「…原來是夢。」用不著捏臉這類有點滑稽的確認方式，聖川已經將那一連串異事歸類為夢境。也對，神宮

寺哪一天不是睡到自己準備出門才起床，他才不相信會有立場倒反的那一天。 
在認定這一邊才是現實之後，聖川驚醒時的呼吸不穩已經平緩了不少。 
話說回來，還真是個奇怪的夢境。聖川看向那位睡得正甜的室友，不禁這麼想。 
既奇怪，又蘊含著某種彭湃的不明鼓動。 
  
直至今天的課程結束，那夢鄉中的一場鬧劇仍三不五時在聖川腦海中浮現片段。說不介意絕對是騙人的。

本來以閱讀為目的而來到圖書館，在眼角餘光注意到書架上那些與夢境議題相關的書籍時，順手取下書本並回

到座位。 
儘管早乙女學園是培育優秀歌手與作曲家為宗旨的教育機構，可不能小看附屬圖書館的藏書量。不光是



音樂相關，這裡所包含的藏書觸及各類範疇，當然還是以音樂為專精就是了。 
不過夢境這門學問可沒有隨便說說得那麼簡單，實際上也有分成許多不同類別的問題。然而事實上聖川

本人也不曉得自己應該查閱什麼子條目，只好走馬看花似的隨便翻翻。 
果然書本內容林林總總寫了許多東西，但聖川就是沒有瞄到一些能夠點醒他的內容。 
只不過聖川並不是那種拿起書隨手翻翻就沒有性子看下去的人，他仍是循規蹈矩的一頁一頁翻閱。反正

憑他的閱讀速度，這並不算什麼，大不了就借回去也沒什麼。 
翻到下一頁，正好看到令聖川驚異的一行字句。就在此時，忽然有個人拍了他的肩膀。由於全神貫注於文

字之上，絲毫沒能留意到後方來人的接近，被這一招呼嚇得倒抽一口氣。 
「神、神宮寺！」匆忙回過頭，萬萬沒想到的面孔竟出現在自己眼前。除了忘了降低音量就脫口而出對方的

名字，心中的訝異更是全表現於表情上。 
「噓！這裡是圖書館，別大聲嚷嚷。」神宮寺豎起食指比了個禁聲的手勢。 
所幸週遭的人群只是不明所以的朝聖川這邊看了一眼，沒有被冠上圖書館喧嘩的罪名引起公憤。 
「你在想什麼想得這麼入神？」能讓向來以冷靜著稱的聖川如此忘我，任誰都不可能不好奇，神宮寺也不

例外。 
「不，沒什麼。」當然聖川沒可能這麼輕易就回答，更何況答案與眼前人極為相關，那更是免談。 
見狀，神宮寺有些惡趣味的笑了笑。伸手端起聖川的下巴，輕聲道：「是嗎？我看不對吧──瞧你臉紅成這

模樣。」 
聖川一驚，連忙揮開神宮寺的手，低聲吼道：「與你無關！」 
簡直像隻炸毛的貓，神宮寺暗笑。 
眼角餘光瞥見攤開在桌上的書本。就算從眼前人的嘴裡問不出所以然，眼前的這個也是不錯的參考來源。

偷瞄了幾行書中的字句。 
聖川注意到這倒視線，幾乎是反射性的闔上書本。但儘管快速闔上，神宮寺也依然從得到的資訊推知一

二。 
其實也沒有非阻止對方偷窺的必要性，聖川的過度反應反倒挑起了神宮寺的戲弄心態。 
「嘿~我都不知道聖川少爺有研究夢境的嗜好？」 
「……。」 
「那麼就是昨晚做了什麼夢囉？還真是現實的傢伙。」 
「……。」 
「是什麼夢呢？要不要說出來分享分享。既然你會特地查書，可見得是很不得了的內容吧？」 
忍耐。聖川在心中反覆告誡自己。能忍者為勝。不能漏出破綻、不能讓他察覺到自己的異常！ 
不久，一位同學上前向神宮寺搭話，見聖川完全沒有搭理自己的打算，神宮寺也只好宣告放棄便跟那位同

學一同離開。 
警戒人物一消失，聖川總算鬆了一口氣，甚至有些虛脫。翻開方才闔上的那一頁反覆閱讀著，仍遲遲無法

消化這段文字。 
『夢境是呈現當事者心底深處的渴望。』 
多年前埋入的種子，不知何時悄悄地發了芽，如今又是成長成什麼模樣？又要他如何正視這他忽略已久

的某種情愫。 
  
神宮寺是很想繼續戲弄聖川下去的。不過無奈於眼前人一副正經八百地來拜託他，直接拒絕對方也說不過

去，於是兩人一同離開圖書館，來到校園一處比較無人經過的角落。 
村上健，是這位有事相求於神宮寺的人，與神宮寺一樣是S班的學生。或許神宮寺就是看在這層關係上，才

姑且答應聽聽他的話。 
畢竟即便幾乎每一天都會在同一間教室見面，但這兩人的互動其實並不頻繁。神宮寺也說不准村上究竟有

什麼事需要求助於自己。 
一路上村上並沒有多說什麼，直到停下腳步，他依然背對著神宮寺不發一語。 
「所以說，你到底想拜託我什麼？」對方不說的話，只好由神宮寺自己起頭。他是被拜託的一方，態度自然

傲慢了起來。 
「嗯…說來有點不好意思…。」村上搔著臉頰，轉過身說明原委。 



村上愛慕著同班的櫻小路鈴音。兩人作為朋友，感情非常好。始終猶豫要不要進一步發展的村上終於決定

要向她表白心意。 
只不過村上為人謹慎。要是櫻小路完全沒有和他跨越友情界線的打算的話，村上也不願意讓櫻小路為這件

事感到困擾，更不想拉開兩人目前的距離。 
簡言之，村上要拜託神宮寺的就是探探櫻小路的心意。 
聽到這裡，倘若說神宮寺起初的態度是：先聽聽他怎麼說。那麼現在的想法就是：我直接拒絕然後回去了

吧。 
他神宮寺蓮是為了令Lady們綻放笑容的存在。沒必要在男人們的感情史上也參一腳。更何況神宮寺實在

不太認同村上的作法。 
神宮寺很想直接回絕便瀟灑離開。村上卻沒來由地補了一句：「因為在我看來，櫻小路同學對神宮寺同學你

似乎抱有好感。」 
「既然如此，那為何找我？不怕我藉機接近櫻小路？」村上的話挑起了神宮寺的好奇心。在轉身走人之前，

神宮寺忍不住發問。 
確實奇怪。就算村上因為如此而更希望事前了解櫻小路的想法，但這說不通請神宮寺幫忙這件事。一般來

說，應該會避開有可能是情敵的神宮寺而另覓人選拜託才是。 
「不會的。」村上回答得很肯定。很難想像會拜託別人這種事情的人，敢對此否定地這麼乾脆。 
「不知道呢。我也覺得櫻小路是個很不錯的女孩。」神宮寺這話的真實度是一半一半。 
櫻小路人如其名，是個含蓄又甜美可人的女孩。看似文靜的她，也有活潑的一面。私底下也頗受男同學們

的歡迎。 
神宮寺身為同班同學，不可能不知道這樣一位Lady，他打從心底認為櫻小路是個值得追求的人選。但他是

決不可能去實行的。 
「我很確信，神宮寺同學不會那麼做的。」村上露出不同於方才靦腆的微笑，是一個洋溢著自信，有如發現

獵物的掠食者的笑容。 
「因為──神宮寺同學的心上人另有其人吧。」 
高超的一手，這確確實實打翻了神宮寺辛苦堆砌的棋局。然而他神宮寺蓮也不是省油的燈，即便被抓著一

瞬間的破綻，也自有法子使著一兵一卒殺出血路。 
「是啊，我的心是屬於每一位Lady的。」灑脫向來是他不敗的致勝武器。神宮寺故作以往的瀟灑，但可惜村

上不吃這套，再次一針見血：「我說的可不是這種大眾情人的喜歡阿，神宮寺同學。」 
沉默，即是默認。 
神宮寺非常清楚，自己是多麼無可救藥地深陷於那個人。同時他更加明白，無論自己怎麼掙扎，那個人終

究不會顧望他──不被允許回應他。 
「…你啊，既然在這方面這麼有才華，何不自己去揣測意中人的心意？」這是神宮寺答應這項要求前的最後

一問。 
  
 


